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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超：
谁的青春
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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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赛季，重返广州富力的
曾超遭遇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
一次伤病。在第一阶段 3∶3 战平江
苏苏宁的比赛中， 曾超的左膝受
伤，半月板、副韧带和肌腱等位置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 这导
致他缺席了后面的所有比赛。

其实， 曾超原本不用休养这
么久，恰恰是太急于复出，反倒造
成了伤情的加剧。 懊悔吗？ 肯定有
一点。 不过，人生往往就是“欲速
则不达 ”，更何况 ，人生的很多事
都是第一次 ，所以 ，谁又敢说 ，自
己的青春不迷茫？

1 一开始没想成为职业球员，最好的同学是刘彬彬
曾超出自“足球之乡”梅

州。 在中国的足球版图中，梅
州是一级重镇， 走出过李惠
堂、曾雪麟，也走出过王惠良、
谢育新。 不过，近些年来，梅州
足球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减弱，
中超赛场的梅州籍球员早已
不像从前那么丰盛，比较出名
的只有饶伟辉（长春亚泰）、刘
彬彬（山东鲁能）以及富力的
曾超和叶楚贵。

刘彬彬、曾超和叶楚贵算
是同级生。 曾超表示，他们三
个人从 10 岁左右就认识了。
“那是在梅县业余体校， 我先
认识的刘彬彬，半年后叶楚贵
也来了。”曾超说。随着三个人
都登上了中超的舞台，梅州媒
体把刘彬彬、曾超和叶楚贵合
称为“梅州三杰”。 对于这种说

法，曾超并不觉得这完全就是
褒奖，他说：“大概是因为梅州
足球人才断层了，所以才把我
们三个专门挑出来说吧。 ”

事实上，“梅州三杰”的职
业生涯不尽相同。 小学毕业
后，曾超和刘彬彬北上山东潍
坊， 接受鲁能足校的训练栽
培，叶楚贵则放弃了去鲁能足
校的机会，留在广东加入了东
莞南城。 然而，多年之后，曾超
没能和刘彬彬一起进入鲁能
一队，反倒重新和叶楚贵在富
力成为了队友。

对于刘彬彬，曾超表示刘
彬彬是他在鲁能足校时最好
的朋友，也很羡慕刘彬彬能够
跻身鲁能一队。 对于叶楚贵，
曾超认为他大概是富力乃至
全中超最帅的球员了。

新快报：小时候是怎么走上踢球之路的？
曾超：算是家庭熏陶吧。 我爸爸就很喜欢踢

足球，在我小时候，他踢球的时候也会带上我，
我就在旁边看。 后来，我爸爸就尝试教我踢球，
还把我送到业余体校去训练。 就这样，我就走上
踢球这条路了。

新快报：踢球时就考虑过吃足球这碗饭吗？
曾超：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把足球当成

一个爱好。 后来，大概到小学五六年级时，感觉
比同年龄段的其他球员踢得好了一点， 就逐渐
有了目标。

新快报： 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去了鲁能
足校？

曾超：梅州那时也没什么完善的青训体系，刚
好有机会去鲁能足校，我们就去了。 我那时也不知
道北方什么样，就想去看看。 去到之后才感到不适
应，吃煎饼卷大葱、教练的青岛话也听不太懂。那时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新快报：一个人在北方练球会想家吗？
曾超：想，但平时也没什么机会回家。 那时

交通没这么便利，只能搭绿皮火车去潍坊，坐车
一整夜才能到。 另外，我们也没什么假期可言，
冬天要去梧州冬训，很多时候春节都不能回家。
一年到头，在家大概也就十多天吧。

新快报：一起在鲁能足校训练的同学，有多
少人还在联系？ 成为职业球员的多吗？

曾超：我们 93 那批人竞争挺激烈的，挺多
人进入了职业赛场。 王彤 （鲁能）、吴兴涵（鲁
能）、韩镕泽（鲁能）、杨阔（建业）、糜昊伦（深
足）、罗森文（华夏）都是同学，我们都保持着联
系。 去年租到我们队的李松益（鲁能），在足校时
我和他是上下铺，关系特别好。 当然，最好的同
学是刘彬彬，毕竟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新快报：在足校上学时，有没有想过以后如
果踢不上职业怎么办？

曾超：也想过，但更多还是尽最大努力把球踢
好，尽可能听从教练的要求，在好好训练的同时也
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我挺感激足校教练的，当时就
胡指导（胡义军）一个人带我们，他非常严格。 我们
93这批能踢出来这么多，离不开他的严格教导。

2 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找谁去讨薪，我们也没像别人那样去闹

新快报：没能和刘彬彬一起进入鲁能
一队，心理上会有落差感吗？

曾超：肯定有，但也没想太多，只能
说是挺羡慕他的。 当然，我心里也明白，
肯定是自己的能力还没达到鲁能一队的
标准。 除了还要继续努力训练之外，也得
自己寻找机会。

新快报： 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
加入富力？

曾超：2013 年，我随广东队参加了辽
宁全运会， 那时就已经在广东训练了一
年。 那时是麦指导（麦超）带队，平时也和
广东本地的球队热身， 私底下也就会和
本地的球员聊。 当时，就有人劝我回广东
试试，说我也很适合南方球队。 而且，鲁
能的球员很多，竞争太激烈，再加上我本
身就是广东人， 所以我就决定回来了。
2014 年初，我先去的富力预备队，但直到
夏天，我的转会才正式完成。

新快报：来到富力没多久，就被“下
放”到日之泉，当时有什么想法？

曾超：虽然日之泉在中甲，但正式比
赛和平时训练、 预备队比赛强度是不一
样的。 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锻炼自己，宁
可踢中甲，也要积累比赛经验。 所以，我
刚完成到富力的转会， 就被租到日之泉
了。

新快报：2018 年，又一次选择加入中
甲球队，这次的想法和 2014 年有不同吗？

曾超 ：去日之泉的时候，觉得自己

还年轻，就没那么多想法。 去梅县的时
候，U23 规则是主要原因。很多时候，教
练换人都不是因为战术需要调整，而是
看谁的年龄符合标准。我那时已经超龄
了，就想去一个能踢上球的队伍。刚好，
梅县队升上中甲，那是我的家乡，他们
也表达了很大的野心，我就被吸引过去
了……

新快报：这次离开富力，有感到迷茫
吗？ 有没有想过一定要回富力？

曾超： 其实， 因为打上了主力，2018
年的心态比 2017 年更好。当然了，我还是
很想尽快回到中超的舞台， 毕竟中超才
是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 在华南虎的两
年， 感觉自己在心态方面比之前成熟多
了，也经历了一些此前从没面对过的事。
而且，在华南虎，我是本地球员，要承担
的东西就更多。 责任变多了，思考的东西
也会多，心智就会更快成熟。

新快报： 据说华南虎一直存在欠薪
的情况？ 有没有被拖欠过工资？

曾超： 我去的第一年没欠薪， 是从
2019 年开始发生欠薪的。 当时是说母公
司出了问题， 俱乐部的工资就开始出现
拖欠现象， 但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怠慢过
训练和比赛。 那个赛季，是傅指导（傅博）
带队， 我们的想法就是争取让老板在有
钱之后能想到我们。 老实说，2019 赛季真
挺艰难的， 我们是提前三四轮完成的保
级。 保级之后，我们就想着跟俱乐部要点

钱，但俱乐部就一直拖，拖到了去年 1 月。
新快报：2019 年欠的钱，是不是真的

就没机会拿到了？
曾超：无论怎么问俱乐部，得到回应

都是“没钱”。 后来，俱乐部就面临递交工
资确认表。 俱乐部就问队员们愿不愿意
签字，俱乐部可以打欠条。 其他队友都来
自外地，只有我是本地的，那我签还是不
签？ 虽然俱乐部欠我钱，但我是第一个签
字的。 春节之后，俱乐部就以疫情为由说
撑不下去了，要解散。 破产清算时，俱乐
部说剩下的钱只够分给俱乐部的工作人
员———厨师、保洁，这没问题，我们能理
解。 可是，那我们呢？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们该找谁去讨薪，但我们也没像辽足球员
那样去闹，就好像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
实。

新快报： 对于华南虎的被迫解散，是
一种什么感觉？

曾超：这种感觉特别遗憾。 梅州也算
是中国的“足球之乡”，而且在中甲，梅州
客家还能有个德比。 一个普通地级市能
有两支职业队，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作为
球员，我们都想帮助球队渡过难关，虽然
被欠着钱，但工资确认表上，大家基本都
签字了。 不过，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我
们还得昧着良心签名……后来， 正月初
几，领队打来一通电话就说：“感谢这两年
的付出，球队解散了。 ”一支俱乐部，突然
间说没就没了……

富力一队中，有两名球员曾两
次被球队“放逐”。 一个是常飞亚，
他先后被租借给贵州恒丰（2017）
和武汉卓尔（2019）两支升班马；
另一个就是曾超， 他先后踢过两
次中甲， 一次是在广东日之泉
（2014）， 一次是在广东华南虎
（2018-2019）。

同为打工人， 职业球员的
限制也不少。 除了球员的运动
生涯非常有限的原因之外 ，球
员也是职业赛事中的标价物 。
一旦赛事规则发生了改变 ，球
员的“价值”就会相应膨胀或缩
水，非常残酷。

2016 赛季，曾超出场 22 次打
进 3 球， 是富力的主要替补。 然
而，2017 赛季， 中超联赛启用了
U23 规则， 这导致曾超的出场机
会锐减至 13 次。 2018 赛季，中超
U23 规则“扩大化”，让 U23 球员
的单场使用数量与外援持平。 对
生于 1993 年的曾超来说，朝令夕
改的中超规则迫使他做出了转会
的选择。

2018 年元旦，梅县客家（即广
东华南虎）正式宣布曾超加盟，曾
超也就此回到了家乡的球队效
力。 在华南虎的两年里，曾超第一
次打上了主力。

■曾超破门得分。


